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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《庄子》中的劳动者形象

[摘要]《庄子》是一幅人物画卷，据我统计全书塑造各种人物230多人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千姿百态的社会人物画卷，神话人物、帝王将相、劳动者形象、畸形者形象应有尽有，本文就其中的劳动者形象加以论述。据我统计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者形象共24个，这些劳动者都是极普通的人，这些劳动者都身怀绝技的人，这些劳动者都是不一般的人，得道就要行道，行道要辩证而看。
[关键词]《庄子》  人物形象  劳动者   道   无为
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，继承和发扬了道家学派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。道家认为“道”是万物之源，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事万物”。故而万事皆守“道”，守“道”先要得“道”，“道”存在于天地之间，一切人皆可得之。《庄子》旨在阐“道”，而作为文学作品来看，它更是战国时代“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”中一支美丽的奇葩，在先秦文学中一支独秀。《庄子》三十三篇，分为内篇七，外篇十五，杂篇十一，塑造了二百三十多个人物，有帝王将相、圣人贤人、百工强盗、畸者形象、劳动者形象。本文着重对庄子塑造的劳动者形象加以论述。
　　一、庄子塑造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型的人物，旨在表达他的“天已”“忘物”思想。

庄子塑造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型的人物，旨在表达他的“天已”“忘物”思想。不同的人寻求不同的“道”，而获得了“道”，就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在古往今来的慢慢长河里，在纵横广柔的空间里“无待”“无已”地“逍遥”，这些人存在于世，但高于世，万物莫能伤，万事莫能累，没有一点污浊的世俗味，胸中保持着高尚的天性，但又不乏高洁的人情味。这些神幻化的形象 可以在我们的幻想当中或多或少地找到，这种疑幻疑真的朦胧美感给人带来艺术的享受。在复杂多变的人物当中，劳动者形象并不引人注目，却以普通中见不普通，他们都是葡萄酒的化身。锯我统计《庄子》中劳动者形象有二十四个，他们分别是：《养生主》中的庖丁、《人世间》中的匠石、《马蹄》中的伯乐、陶者、匠人、《天地》中的汉阴丈人、《天道》 中的轮扁、《达生》中的佝偻者、操舟津人、吕梁丈人、纪渻子、东野稷、工倕、《山木》中的伐木者、逆旅者人、《知北游》中的捶钩匠人、《徐无鬼》中的牧马童子、匠人、郢人、《外物》中的余且、《让王》中的屠羊悦、《渔父》中的渔父、《列御冠》中的屠龙者、弹雀者。 
　　二、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者形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社会身份极为普通。
　　在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形象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他们的社会身份是极为普通的，与诸子、帝王相比来看是微乎其微的。他们做为普普通通的下层劳动者，普通到大都没有自己的姓名，只是以其职业、形象、居住地来代称。以职业代称的例如《养生主》中“庖丁解牛”的庖丁，庖丁就是一个厨师，也有说“庖”是厨师，“丁”是他的名字。但无论何种解释，都是与他的职业有关的。《人世间》中的“匠石”我们只能把他解释为一个名叫“石”的匠人，通过文章最深也只能知道他是一个“木匠”。再如《马蹄》中的伯乐，本来他姓孙名阳，伯乐只是他的字，可是此后“伯乐”就成了相马、训马人的统称。以居住地代称的例如《天地》中的“汉阴丈人”“子贡南游于楚，返于晋，过汉阴，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，凿遂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。”可见“汉阴”是指汉水南岸，是一个地名，这里却用作对一个劳动者的代称。还如《达生》中的“吕梁丈人”，“孔子观于吕梁，县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也，使弟子并流而拯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。”吕梁显然是一个地名，吕梁丈人自然也就成为劳动者的代称。以形象代称的例如《达生》中的“痀偻者”便是以其形象代称。“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痀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”仅此一语，一个捕蝉者的形象就出现在读者的眼前，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。纵览《庄子》三十三篇，劳动者无不是如此普通。
三、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者都身怀绝技。

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者形象都身怀绝技，作者或用许多语言来描写，或一句数语来描写，但劳动者的绝世技艺，使读者无不拍案叫绝。先看疱丁“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响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，合于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经首》之会。”这哪里是解牛，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享受，更是解牛这一技艺的超然之作。再如吕梁丈人，“孔子观于吕梁，县水三十仞，流沫四十里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也，使弟子并流而拯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。孔子从而问焉，曰：吾以子为鬼，察子则人也。……” 还有《徐无鬼》中的“匠石运斧”“ 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，使匠石斫之。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斫之，尽垩而鼻不伤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闻之，召匠匠石曰：“尝试为寡人为之。”匠石曰：“臣则尝能斫之。虽然，臣之质死久矣。”此处匠人运斧成风的绝技不是活灵活现了吗！使读者不是身临其境了吗！
而作者在描绘痀偻者时只用了一句话。“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佝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”其不是仅仅一句，痀偻者捕蝉的技艺就展现的淋漓尽致了吗？，读者无不尺叹、叫绝。

四、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者形象在普通中见不凡，因为他们都是得道者。

《庄子》中塑造的劳动者形象在普通中见不凡，因为他们都是得道者。虽不是大道，却也是人生之道，自然之道，这也是庄子塑造这些劳动者形象的宗旨，让他们成了庄子阐道的载体，从而达到庄子向世人阐道的目的。“庖丁解牛”里“文惠君曰：‘嘻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’庖丁释刀对曰：‘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；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牛者；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……’。”庄子在这里以解牛的“技”顺应自然的“道”阐发养生之旨。《人世间》中“匠石归，栎社见梦曰：‘女将恶乎比予哉？若将比予于文木邪？夫柤梨橘柚，果蓏之属，实熟则剥，剥则辱；大枝折，小枝泄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，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掊击于世俗者也。物莫不若是。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，几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予大用。使予也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邪？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几死之散人，又恶知散木！’”作者以栎树之不材得以保全来阐明人游世间的道理也如此，须以无用保全自身，无用便是大用，无为便是有为。《天道》中“桓公读书于堂上。轮扁斲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‘敢问，公之所读者何言邪？’公曰：‘圣人之言也。’曰：‘圣人在乎？’公曰：‘已死矣。’曰：‘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’桓公曰：‘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’轮扁曰：‘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斲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。’”庄子以制作车轮的工匠指出“道休尽虚”的道理。《达生》中“仲尼曰：‘子巧乎！有道邪？’曰：‘我有道也。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，则失者锱铢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身也，若厥株拘；吾执臂也，若槁木之枝；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！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，其痀偻丈人之谓乎！’”庄子在这里用痀偻丈人捕蝉技艺的高超，捕蝉时“用志不分”精神凝聚，物我两忘的境界给孔子和弟子以及读者以深刻的启发。 
　　五、《庄子》塑造的劳动者形象中阐发着他的辩证思想。

庄子在诸子百家中以辩证思想一支独秀。普通劳动者得到应道显示了不一般，甚至反其道行之也能有所作为。无用便是有用，无用也会招来祸端。《人世间》“匠石之齐，至于曲辕，见栎社树。……曰：‘已矣，勿言之矣！散木也，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椁则速腐，以为器则速毁，以为门户则液樠，以为柱则蠹。是不材之木也，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寿。’”《山木》“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，枝叶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问其故，曰：‘无所可用。’庄子曰：‘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。’”都在宣讲“无用”便是最大的“有用”，“无为”便是最大的“有为”。然而紧接着庄子在《山木》中又述“夫子出于山，舍于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竖子杀雁而烹之。竖子请曰：‘其一能鸣，其一不能鸣，请奚杀？’主人曰：‘杀不能鸣者。’”故人家的雁子因不材而被刹，因不材而招致祸端，其不是“无用”之过吗？庄子看问题是辩证的，事物是相互转化的。

正因为庄了看问题是辩证的，所以庄了对这些身怀绝技的劳动者不是一味的予以赞扬，《马蹄》“马，蹄可以践霜雪，毛可以御风寒，龁草饮水，翘足而陆，此马之真性也。虽有義台路寝，无所用之。及至伯乐，曰：‘我善治马。’烧之，剔之，刻之，雒之，连之以羁，编之以皁栈，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饥之，渴之，驰之，骤之，整之，齐之，前有橛饰之患，而后有鞭之威，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。陶者曰：‘我善治埴，圆者中规，方者中矩。’匠人曰：‘我善治木，曲者中鉤，直者应绳。’夫埴木之性，岂欲中规矩鉤绳哉？然且世世称之曰‘伯乐善治马’而‘陶、匠善治埴、木’，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。”马之“真性”在二自然放生的生活状态。饥而食，渴而饮，往来自由，无拘无束。然而，自称“善制马”的伯乐却籍着“治马”之名，剃马毛，削马蹄，烙马印，并给马装上笼头，套上脚绊，编入马槽。马便死去了十之二三，又将它渴着，饿着，奔跑，训练，修饰，口衔橛饰，受鞭策之打，马便死掉了大半。借此，作者认为伯乐不仅伤害了马的天性，甚至夺取了马的生命，实属多此一举。而就当纯性马之自然本性，无为而治之。同样《庄子》作者指出“善治植”的陶者和“善治木”的匠人汲汲于“中规矩钩绳”，其实也是违背了“植木之性”。世人称赞伯乐和陶匠，然而作者却一语中的，说他们其实是“治天下者之过”，真正的道实为“无为”。

由此可以看出《庄子》书中的这些人物，本身有技艺，或合乎大道，或与大道相背。然而，他们的出场均是为了便于阐发“道”，这正是庄子塑造这类人物的深意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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